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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油画《徯我后》

被誉为“中国美术复兴第一声”的油画

《徯我后》，是徐悲鸿巨幅历史题材代表作之

一，它和徐悲鸿的另一幅油画《田横五百士》

一起，为油画民族化开辟蹊径，奠定了中国油

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故事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

无道，民不聊生，商汤带兵去讨伐，受苦受难

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来。于

是便说“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

们贤明的圣君，他到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徯我后》创作于 1930 年至 1933 年期

间，正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

陷，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及日益高涨

的抗日救亡运动，徐悲鸿用画笔呐喊，将男

儿的一腔骨血融于《傒我后》的历史典故之

中，将自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奔腾于尺

幅之间，表达了“还我山河”的殷切期待。

正如徐悲鸿所说“美术虽为小技，但是它

可以立大德，创大奇，为人类申诉”。徐悲鸿

几易其稿，历时三年，才完成这幅中国美术史

上的鸿篇巨制。《徯我后》展出近一个世纪以

来，在社会上引起经久不衰的强烈反响。

为了实现“所有文艺的最终归属只有

在服务社会公共文化中发挥作用，也只有

在得到人民群众的喜闻乐见，才具有真正

的价值。”也为了做到对长期展出文物作品

的妥善保护，北京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

《徯我后》已经进行过三次修复。

油画《徯我后》的第一次修复

1953 年 9 月 26 日，因突发脑溢血，徐

悲鸿倒在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工作岗位

上。为了纪念徐悲鸿为我国美术事业的贡

献，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

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联合举办了徐悲鸿遗作

展，展出徐悲鸿精品画作油画、国画、素描

和粉画共 226 件，其中油画《徯我后》的出

展有段艰辛的故事。

据徐悲鸿的学生戴泽先生介绍：“徐先

生去世，中央美院与中国美术家协会随即

筹办徐先生遗作展览，时间很紧。筹备地

点在民族美术研究所刚完工的两层新房

里，吴为同志负责全部总务，我负责油画的

整修工作和配框。《徯我后》是打电报从南

京用长木箱运来的。”

《徯我后》从南京而来这件事情的原委，

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曾详细地讲

述过。作为徐悲鸿最主要的作品，《徯我后》

是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现为南京大学）

艺术系任教时画的，后来，这幅画曾一度挂

在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里。悲鸿去世后要

举办遗作展，就想到了这幅画，于是向南京

找寻。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多灾多难，尤

其是南京，遭受了日本人的扫荡摧残，又经

历了战争的硝烟，战争中人命尚且不保，何

况一幅画作！《徯我后》的命运如何，具体情

况，也无从知晓。所幸的是，这幅画还在中

大（解放后改名南京工学院），然而却不是挂

在礼堂的墙上，而是被当作遮挡物用来遮挡

学校破败的窗户，日晒雨淋的，找到的时候

已是不堪入目了。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主

任黄显之先生把画从南京寄出，寄的时候，

他说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一点，戴泽先生便能明证。他说：

“从箱里取出画，慢慢地摊在地上，画布像

鱼网，糟的厉害，一拉就破，画面上有土有

霉，真看不出什么了！一段沉默之后，江丰

同志说算了罢。许久没人答话。我说我来

试试看，大家也就同意了。离展期只有四

五天时间了。我立即请木工赶作内框。打

电话从‘美术供应社’买来一块亚麻布，又

去颜料店买猪皮胶，在水泥地上粘了起

来。沾不平，就用烙铁。哪知用烙铁更加

不平了。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位给民

族美术研究所做家具的老师傅，提出用团

粉粘。当时，韦江凡同志是民族美术研究

所的秘书。经他同意让老师傅来参加这一

工作。经过加班加点，很快把新布粘平

了。绷在内框上了。然后在破落的地方用

胶粉填补。然后上颜色，最后上光油。时

间很紧，韦江凡同志也一同参加了修复正

作。工作是粗糙的，前后一共 4 天时间。

每天工作在 10 小时以上。幸好当时有关

工作同志都配合密切，不像今天办事这么

费劲。展出后，反应很好。南京黄显之先

生说当时画是他寄出的。寄的时候，什么

也看不见了。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效果。”

1953年12月，徐悲鸿遗作展在北京中

山公园中山堂展出，周恩来总理亲自参观

展览。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生前回忆

道：“周总理很仔细地欣赏了悲鸿的每一幅

画作，还特别站在《徯我后》这幅画前面，给

在场的人们讲解了《书经》上的这句话，他

还回顾了悲鸿创作这幅画的时代背景，说

徐悲鸿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而抒写了人民对

光明的渴望和期待。然后，他说成立徐悲

鸿纪念馆很好，要好好保护这些作品。”

1954 年 9 月 26 日，在徐悲鸿逝世一周

年之际，文化部以徐悲鸿北京东受禄街16
号的故居为馆址，建立徐悲鸿纪念馆，周恩

来总理题写“徐悲鸿故居”匾额，郭沫若题

写“徐悲鸿纪念馆”馆名，对国内外观众开

放，展出徐悲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徯

我后》与徐悲鸿的另一幅巨作《田横五百

士》一起，成为油画展厅的主要作品，分占

两个墙面，以油画特有的表现力传达着震

撼人心的力量，使无数观众和美术爱好者

获得美的享受。

关于《徯我后》，戴泽先生还回忆道；

“1961 年苏联修画专家秋拉可夫来北京看

到这张画，我介绍了修复经过。他认为修

复不正规，不合规格，年久之后油画颜色会

掉下来的。”

油画《徯我后》的第二次修复

关于《徯我后》，廖静文生前也还说到：

“文化大革命中，纪念馆受到冲击，在周总

理的帮助下，馆藏文物全部搬到故宮博物

院南朝房保存。当时往外搬的时候，由于

《徯我后》尺幅太大，纪念馆大门小，搬不出

去，不得已，只好从画下面约 40 公分的地

方锯断了内框，摺着画布搬出去的。一直

就这么摺卷着，长达 15 年之久，直到 1982
年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在新街口落成。”

廖静文还痛心地说：“当年我被打成了

特务，不知道是谁主持的搬迁工作，也没有

人来问我，如果只要问我一声，我就会告诉

他们，这幅画原来是从围墙上翻过去的。

搬出时也可从围墙上搬出，用不着锯断内

框。这次又给《徯我后》带来不小的创伤。”

故宫南房条件有限，特别是“文革”的

十年。因为长期缺乏恒温恒湿的保管条

件，徐悲鸿的油画作品几乎全部受到不同

程度的损坏。

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先生回忆道，1982
年，在故宫看到这些画作的时候，很多油画

的颜色变酥，色彩开始剥落，画面变得灰

暗，有些颜色连同底下的画布底子一起大

面积脱落，《徯我后》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982年，徐悲鸿纪念馆对油画《徯我后》

进行第二次修复，这次的修复工作仍由戴泽

完成。戴泽在其撰写的《修复〈徯我后〉》一

文中，详细地写到：“1982年再修复时，当时

的院长江丰同志，党委书记陈沛同志都热情

地说‘纪念馆的事就是美院的事’，决定在美

院刚落成的新楼进行。经美院同意，我们把

画搬进大餐厅。过了几天，餐厅壁画的作者

嫌我们碍事，一再扬言要把我们的东西扔出

来。我们只好搬到另一个地方，但又被管事

的同志认为妨碍了她的工作，又被轰了出

来。最后，当时党委副书记洪波同志亲自出

面，决定在厨房里进行修复工作。厨房当时

也有人管，尚未使用。与《徯我后》第一次修

复比较起来，使人感慨不已。第一次四五天

全部修完展出。第二次折腾了半个多月，

还没有开始修复。修复时，发现两层布许

多地方脱离。画面上也掉了许多地方。这

次采用乳胶将脱离的地方粘起来。廖静文

先生和何利民同志常去视察工作。馆里还

派出一些同志昼夜值班。大约用了两个月

的时间，《徯我后》第二次修复工作结束。”

之后，戴泽曾写过报告，建议国家派人出国

考察、学习油画修复，并建立油画修复工作

室或小组，强调油画工作修复室是油画的

医院，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

1983 年 1 月，徐悲鸿纪念馆在新街口

北大街53号落成，《徯我后》仍占据油画展

厅一整面墙，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

等巨作展现徐悲鸿的“美育思想”，向社会

起到美术教育的功用。

油画《徯我后》的第三次修复

1995 年徐悲鸿诞辰 100 周年，6 月，国

家文化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文联、中

国美协、中央美院、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联

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徐悲鸿诞辰一百周

年纪念展》，油画《徯我后》也在展出之中，

在较强的光线之下，观众肉眼可见面画各

处因颜色剥落造成的小块空白，这使徐悲

鸿纪念馆在解决油画收藏保管问题的同

时，又面临着油画的修复问题。

1999年夏，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邀请了法

国博物馆著名油画修复专家娜塔丽·宾卡斯

对馆藏全部油画进行情况鉴定并进行修

复。宾卡斯在对《徯我后》现状进行深入细

致分析后指出，徐悲鸿油画使用的材料和技

法，毫不逊色于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罗瓦，

所以画的损坏程度比她最初想像的要好得

多。她采取五个阶段亲自对《徯我后》进行

修复：首先用医用棉花和专门的柔和清洁

剂，一点一点地清除画面的灰尘，再用清水

擦去画面上清洁剂的残留物。其次，通过多

次局部试验，确定选择合适的化学溶剂，去

掉已经变质的亮油层，同时又能保护下面的

颜色不受伤害。再次，使用不同的化学溶剂

溶解以前补上的颜色，将以往所做的不理想

修复全部去除。接下来用白色填加物修补

颜色剥落处，为了保证画面颜色层的一定厚

度，填补物处需比周围颜色面低一点。最后

在白色填加处补色，为了保证在多年之后看

不出修补过的痕迹，修复者务必做到笔触、

肌理和颜色的毫无二致。

修复一幅画，显然比观赏一幅画更能

体会画作本身精妙的技艺。经过好几个月

的辛勤努力，《徯我后》恢复了光彩，达到令

人满意的程度，最后为了保护已被修复的

画面，专家还为画重新上了光油。

2018年1月26日，“民族与时代——徐

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

幕，展览梳理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和历

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其中《徯我后》与《愚

公移山》、《田横五百士》等巨幅油画作品在

“民族精神”一章中闪亮登场；2018年3月16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建院100周年的庆典上，

《徯我后》再次以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出现在《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上，

神采飘逸、魅力十足，令观众叹为观止。

（作者为徐悲鸿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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